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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视域下的“艺”与“路”

——东北北派简板大鼓传承人刘孝荣口述史研究

张 跃 任广明 张英莉 陈毓博

大庆师范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712

【摘 要】：本文采用口述生命史研究方法，以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北北派简板大鼓”传承人刘孝荣的口述

记录文本为分析资料，通过对其生命史、艺术实践与行业记忆的深度解读，揭示民间曲艺传承中具身化的身体经验、行当伦理与

文化认同的复杂互构关系。研究发现民间技艺的传承是嵌入于社会结构中的文化实践体系。非遗传承的本质在于其赖以生存的文

化生态，当前保护工作应从抢救记录转向生态重构。研究为理解民间传统说唱艺术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存状态、传承机制提供个

案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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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北派简板大鼓是黑龙江省代表性的说唱艺术。刘孝荣

（本名刘桂英）1960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作为

该艺术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童年时期历经性别歧视与身体

苦难，后随母亲加入流动杂技班，最终走上艺术道路。其跨越

半个多世纪的生命轨迹，是深植于东北民间社会土的活态艺术

史。

目前，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东北大鼓的整体历史溯源[1]、生

态环境考察[2]及当代传承策略探讨[3]，初步勾勒出该艺术形式

的发展脉络与保护方向。然而，研究存一定局限。一方面是将

简板大鼓纳入“东北大鼓”范畴，其独特性鲜少被论及；另一

方面在研究视角上多采用“他者化”立场，难以深入传承主体

的。为突破这一困境，研究将运用生命史叙事方法，捕捉艺术

传承中隐性知识与身体记忆，探讨叙事行为如何成为能动性文

化实践。旨在透过刘孝荣个体的生命史，揭示传统说唱艺术在

当代社会转型中所面临的传承困境。

1 生存烙印、习艺动力与艺术的生成

1.1被剥夺的童年与身体的转向

刘孝荣的自述开篇便呈现了一具被结构性剥夺与性别秩

序双重铭刻的童年身体：

“我父亲就生气了，说这姑娘蛋子来有啥用啊，上炕就踹

了我一脚……给踹旮旯去了。”

这一脚是传统农耕社会家庭再生产逻辑的残酷展演。这与

农村家庭资源分配中系统性的性别偏向研究相印证[4]。“光着

脚跑出去上那秃噜滑顶”导致终身冻伤；“穿姐姐们穿剩下的”

成为日常。她的身体在此阶段被建构为牺牲品。

然而，这具被标记为无用的个体，即将被迫转向以极致利

用身体为生的江湖行艺。也为其艺术生命中的独特表现力埋下

了伏笔。

1.2作为生存策略的技艺学习

对刘孝荣而言，最初接触技艺（杂技、说书）绝非基于艺

术启蒙，而是生存驱动。六岁时母亲告诉她：

“你练好了你就能吃饱饭了，你就能穿上暖的。”

这句话揭示了面对生存危机时的实践理性。艺术技能首先

被建构为一种谋生资本，对饥饿与寒冷的恐惧转化为学习技艺

的动力。技艺的价值首先在于其工具性，它能带来食物、衣物

与基本的生存尊严。当目睹说书先生能获得相对安稳的收入

时，她立即做出判断：

“这比给外头演出演功夫好，这个不遭罪。”

艺术道路的选择，在此被还原为江湖生存策略。这与传统

文化中将实践界定为“具有价值指向的行为”[5]相符。对刘孝

荣而言，“不遭罪”且“能挣钱”的说书，是在其做出的最优

生存选择。

1.3绘画经验与跨感官艺术转化

刘孝荣艺术内化的另一个关键在于其跨艺术媒介的感知

融合。早年的绘画学习经验被她创造性地转化为说书艺术的表

现力：

“在我说书的时候，我深深的就是把话里边，比方说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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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女，这美女的穿装打扮怎么样的配颜色……因为有画的基

础而上场做戏……所以我在舞台上说长篇做戏那是非常到位

的。”

绘画训练所培育的视觉思维，为刘孝荣的说书艺术注入了

独特的创造力。其一，在人物塑造上，她能凭借内在的视觉想

象力，生动地“看见”并描绘角色的相貌与衣着；其二，在场

景建构中，她善于运用语言进行空间铺陈；其三，在氛围渲染

方面，她精通以色彩词汇调动情绪。

2 规训、化用与技艺的体化生成

2.1科班训练中的权力微观物理学

刘孝荣的技艺根基始于童年严格的基本功训练。梨园行有

云：“学艺七年，服务一年”[6]，通过长期身体规训实现对身

体绝对的控制力与表现力。在刘孝荣早年的流动演出经历中，

训练的艰苦性尤为突出：

“冬天四五十度那么冷，一张跟头一打把式把这个手脖脚

脖冻得邦硬生往地下搓……到现在我手脖子有病，我脚脖子有

病，我这脚冻伤都在那时候原因带来的。”

这段经历体现了传统表演艺术训练对身体能力的极致要

求。刘孝荣因训练留下的身体印记，既是她艺术生涯的见证，

也折射出传统艺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付出的努力。

2.2从苦难磨砺到艺术质感

刘孝荣的表演被观众形容为“有劲道”、“沉稳”，其根

源在于早年杂技训练所赋予的身体打磨经验。这一过程诠释了

“身体记忆”在艺术生成中的能动性。即：“肢体语言将文化

记忆中的情感进行传递和放大”[7]。

“咱们北派这个调儿，是为了服务长篇表演，让观众情绪

连贯，避免频繁换调分散注意力。”

东北北派简板大鼓的曲调体系丰富，包括梅家门“四大梅

调”【梅清口】、【小梅清】、【梅评】与【梅花】，也包括

融合创新的【两大口】、【奉派口】、【漫西城】、【大悲调】、

【流水板】与【五码扣子】曲牌。

各曲调在叙事中皆承担着特定的情感功能。【梅清口】与

【小梅清】旋律平稳，适于情节铺陈；【梅评】调性略显激昂，

多用于戏剧冲突；【大悲调】与【流水板】则擅长渲染悲情或

抒发深婉之情。

以经典唱段【两大口】为例（见谱例 1），其显著特征在

于绵长而富有张力的"拖腔"。从音乐形态分析，在结构性的延

长音上展开，通过细腻的“润腔”塑造情感张力。要求演唱者

具备卓越的气息控制、精准的肌肉记忆和稳定的身体状态。

谱例 1东北北派简板大鼓唱段【两大口】片段

2.3艺术实践中程式化与即兴的辩证统一

刘孝荣对艺术内核的把握，体现在她对“书道子”与“死口

买卖（相口句）”的娴熟运用上，她艺术追求的更高处在于将

“相口句”视为应对“高人听书”、同行“打擂”等场合的“杀手

锏”：

“相口句的买卖就是杀手锏……没有这买卖，你说不动

人。我根据情节适应相口句了，我就拿出来我相口句买卖。你

看，一进屋，看出来那个人渐老了，唱道‘进房来举目细留神，

这房中墙上挂满蜘蛛网......四壁灰尘黑暗暗，窗棂破碎漏风

尘....’。抓词儿，就不一定是那个词儿了，没有那个句子那么

严。‘进房来，门上二目去看清，屋里边凄凄凉凉，无人观看。

再往这个前了边，我细看清......”

该唱段为【三请十四王】片段，刘孝荣的这段口述，展现

了其艺术能力中两种并存且互补的语言系统。“相口句”是高度

程式化的精粹唱段，如她列举的“进房来举目细留神......”，其

词句、板眼是应对关键场合、确立艺术高度的重器。而“抓口

唱”则是即兴的、流动的现场语言，如同她随即演示的“进房来，

门上二目去看清......”，根据现场情境、观众反应灵活组织。

3 知识权力网络中的准入与区隔

3.1行当社会的符号秩序

分类体系是构建行业内部秩序的核心。正如前人所言，“分

类是人们认识、了解事物的方式之一”[8]。通过门户、辈份、

行话等多重符号，将从业者清晰地划分为“正串儿”及“海青

腿儿”。它规定了谁有资格说书。例如，刘孝荣描述的“蒙鼓

考师”仪式：

“若有同行来‘盘道’，会将手绢蒙在我的鼓上，念道：

‘此木一块祖师留，为从说书它当头，敢比一颗黄金印，劈破

三教与九流......’”

这实际上是一场行业资格的口试，是对行业起源传说（庄

王赐三宝）、行话及仪式规程的熟悉程度。通不过测试，就会

被分类为“海青腿”，无权在此地卖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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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师徒制中的身体化传递

“简板”作为该艺术的核心乐器是掌握这一艺术形式的难

点。传统简板由竹制板片组成，通过击节伴唱来表演。刘孝荣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过去我师傅教的时候，不是数着板数教，是听音，板眼‘活’

不‘活’，全凭耳朵和手上的劲儿。简板用法，眼下只有我会，

我从三块试到四块，试出三块板出来的声音最好听。”

简板是在师徒关系中通过长期的口传心授、观察模仿及实

践后的创新转化。刘孝荣对三块板音色的把握与运用，便典型

地体现为一种“身体化知识”。她能够精准感知音色差异，并依

据表演情境灵活调整，是在在长期实践中形成肌肉记忆与听觉

直觉。

图 2 东北北派简板大鼓艺人使用的打击乐器

注：2024年 11月 8日拍摄与刘孝荣住所

又如，书场内“龙口”的座位禁忌：

“内行人来听书，不准你坐在龙口那个前边……你要是内

行坐到这，你就是来找这先生茬儿来了。”

禁忌蕴含着多层次的行业智慧。其一，它保护了表演者的

心理场域，避免直接的对视干扰艺人沉浸式的叙事状态；其二，

它确立了行业内的相互尊重原则，内行人的刻意回避是对同行

专业性的默示认可；其三，它构建了观众与表演者之间的恰当

距离，维持了书场应有的仪式感与权威性。

3.3行业内部的权利与身份构建

复杂的知识体系共同构成了行业内部自我管理、权威维系

与身份建构。首先，它确立了行业的准入标准。通过对规矩、

行话和门户谱系的严格传承与解释，划定了内行与外行的边

界；其次，它完成了从业者的身份建构与社会化。从“孝”字辈，

到“正串儿”的身份认同，个体被系统地纳入行业共同体中。正

是在此背景下，笔者与师兄在刘孝荣老师家中举行拜师仪式，

获授“墨”字辈艺名，其意义便显得尤为复杂且充满张力。

当下的拜师仪式，体现了对刘孝荣老师所坚守的行规传统

的尊重。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非遗保护若只停留在恢复仪

式、授予艺名等形式层面是不够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

现代社会条件下构建“活”下去的生态体系。

图 2 东北北派简板大鼓拜师仪式

注：2023年 3月 14日拍摄与刘孝荣住所

4 结论与启示：走向“生态性”传承

刘孝荣的生命叙事是传统艺术在个体身上存活、挣扎与传

递的历史。研究表明，东北北派简板大鼓的传承是一个深嵌于

历史社会结构之中，依赖于行业伦理、身体实践的文化实践体

系。当代传承困境的根源，在于支撑这一体系的社会文化生态

发生了结构性变迁。

目前的非遗保护工作应转向对传承生态的培育与重构。一

方面，支持传承脉络的再嵌入。鼓励传承人通过社区、校园、

新媒体等途径，将其技艺与知识重新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另一

方面，应树立动态保护观念。非遗保护的深层意义在于让历经

时间淬炼的智慧与美感，在新时代中继续活在人们的生活中，

使其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个体与共同体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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